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歇浦潮
第六十一回  鑽腳路夤夜訪權門　顯手段凌晨施騙局

　　前書說到一班姨太太小姐們，正在華公館聚賭，突來巡捕包打聽多人上門捉賭。他們一進來，就看準這房間還有兩扇門可通別

處，早有兩名西捕搶步上前，一邊一個，牢牢把守。此時房中許多人都變作籠中之鳥，一個沒有脫逃的希望，彼此嚇得面如土色，

膽小的幾乎哭將出來。幸這班捉賭的見她們都是女流，故也並不用野蠻手段，只問誰是頭家？華姨太太那敢答應，不意一班賭客，

以為得了頭家，她們便可脫罪，因此不約而同的用手指指華姨太太。華姨太太此時，勢不能不點頭承認了。捉賭的也不多問，指揮

人收了台上的賭具籌碼等物，幸他們賭錢先買籌碼，不用現款，現錢都藏在籌碼箱內，置在華姨太太大櫥中，故而未被這班人抄

去。眾人眼睜睜看他們拿了賭具，又揮揮手說：「你們在場的都要隨我到巡捕房去。」　　一班姨太太小姐們聽到巡捕房三字，可

真是自出娘胎從未去過的地方，這一嚇，著實比適才更加幾倍。照小說家老套形容，足當得尿屁直流四字，四肢都嚇軟了，立著的

不知不覺坐了下來，坐著的更休想立得起身。眾包打聽見她們坐著不動，哪裡忍耐得住，指揮巡捕拖她們起來。說也奇怪，這班堂

客，身份本來很高貴的，有幾個家中還用著巡捕守門，見了她，太太奶奶的叫，她們還睬也不睬，身價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此時不知

怎的，忽然反尊為卑，見巡捕一到，腳軟的也硬了，不待動手，紛紛立起身，巡捕只喝得一個走字，彼此不約而同，服服帖帖的隨

他們魚貫下樓，前呵後護，簇擁著出了大門。門口本停著各家的汽車馬車，巡捕來捉賭時，這班汽車夫、馬車夫可早已看見，所恨

來不及進去報信，卻都聚在門房中朝裡張望。此時見巡捕押著主人等出來，見機的慌忙讓開一條大路，也不敢開口招呼，不聲不

響，做一個冷眼旁觀。

　　內另有個葉公館的馬夫，名喚阿憨，素有點兒呆氣，見他家姨太太也在眾人之內，他一想我家姨太太小腳伶仃，平日走一步

路，還須娘姨大姐攙扶，此去巡捕房，著實有不少路，教她怎樣跑得動，自己心一熱，就此冒冒失失，上前問姨太太可要坐馬車？

葉姨太太還沒接他的口，旁邊一個巡捕，先已賞了阿憨一個嘴巴，打得阿憨昏天黑地，抱頭鼠竄而逃。眾位太太們見此情形，有幾

個想坐車的，也不敢開口了。幸他們到處不脫身分，在做太太奶奶的時候，自然走一步都嚷腿酸腳軟，此時做了賭犯，犯人原該跑

的，故他們由巡捕押往捕房，一路跑著，倒沒一個人半路上鬧跑癱了，坐在地上休息的。當時情形，頗有可觀。

　　十來個雄糾糾的探捕押著二三十個妖妖嬈嬈的婦女，走在路上，一邊耀武揚威，一邊垂頭喪氣，後面還有許多馬車夫汽車夫遙

遙相隨，彷彿賽會一般。可惜那時候。已半夜三更，沒事的人，早已酣然入夢。馬路上往來的，只有些黃包車夫，他們有甚智識，

只當是巡捕捉著了大幫野雞，那有工夫過來觀看，暗下卻替這班人遮羞不少。到了捕房，值班的捕頭倒還客氣，並不難為她們，只

一個個盤問名姓。幸她們在路上早有預備，沒一個人肯說真姓名的，有些把自家娘姨丫頭的名字報了上去。有幾個因她家少爺狎妓

忘家，平日將她少爺相好的妓女銜恨次骨，此時就將那妓女的名字報上去，以報平日之仇。捕房中倒也不管她們是真是假，一一抄

了名字，教她們各人存五十塊洋錢作保，後天上公堂候訊。眾人身邊洋錢本現成的，彼此拿出來就是。

　　只有華姨太太，因有捉賭的探捕證明她是頭家，不能與家人一例，非存二百元擔保。可巧她因在自己家內賭，身邊沒帶現款，

一時拿不出錢來，眾人顧了自己可以出去，哪一個肯多管閒事，管別人有錢沒錢，大家一哄而出。到得外面，汽車馬車已由華公館

門口開來，彼此紛紛上車，也不客氣一句，道聲明朝會，各人先要緊叮囑自己的車夫，回家之後，不許將今夜之事洩漏於人，並答

應他們一個重重謝意。車夫有錢到腰，無妨把舌頭賣了，所以各人公館中，竟無知道此事的，偶然有人聞得華公館有捉賭之事，順

及他們，他們都推頭那一夜，剛巧不在華家，許多人一般說話，彷彿那一夜華公館捉賭，只捉著一間空房子一般，豈非笑話。這些

都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　　再說華姨太太因沒錢擔保，暫留捕房。她丈夫華老榮守在捕房門口，見各人一個個出來，只有他姨太太留在裡面，還道捕房中

因她聚賭抽頭，要押候重辦，一時大為著急。心想巡捕房外國人是不受運動的，倘若當要辦起罪來，如何是好。一則場面有關，二

則姨太太瘦弱身軀，怎吃得起外國官司之苦，不覺愈想愈急。算算自己朋友雖多，大概都是商界中人，官場中相識甚少，而且還不

甚知己。聽說租界上勢力，倪俊人頗大，自己雖也和他相識，不過是點頭朋友，如何可以開口乾托。只有富國保險公司的總理錢如

海，與自己還稱知己。他與倪俊人頗為莫逆，就是自己得識俊人，也由他介紹的。不如走他腳路，去托俊人，或有用處。主意既

定，即忙跨上馬車，直奔新閘而來。如海的住宅，華老榮已去過數次，所以認識。到了門口，按一按電鈴，裡面有人出來開門。老

榮問：「錢先生可在家？」開門的答道：「才回來，還不曾睡。」

　　老榮大喜，到裡邊廳上坐下，教那人請如海出見。如海也是由別處賭場回來，正欲安歇，聽說有人找他，不知為著何事，慌忙

下樓，見是老榮，不覺大吃一驚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因老榮新近把自己的絲廠，在如海的公司中保了三十萬銀子險。他見老榮夤夜前

來，只當絲廠失火燒了，雖說吃保險飯的人，都望保戶失火，失火之後，賠款是公司中出的，不關他們痛癢，他們反可在賠款上揩

幾分釐頭，這就叫幸災樂禍。不過如海因老榮所保的數目太大，自己公司資本雖然號稱百萬，其實只有五六十萬，被自己調頭挪用

二十餘萬，存款還不滿三十萬，若一票就吃著這重頭賠款，豈不把公司賠倒。因此他一見老榮，就暗自著急，連來意都不敢問。倒

是老榮見了如海，頗抱不安，連連道歉，說：「夜深擾府，請錢兄願諒。」又把自己家中鬧的這件笑話，告訴他聽了，請他可否轉

托俊人設法。如海聞說，方知不是公司出賠款，卻是俊人的交易來了，自己又暗暗好笑起來。心想我現在做了保險公司的總理，倒

好像做了賊一般，聽見敲火鍾就耽憂，遇著客來找我更加著急，深恐吃著賠款，倒是從前做藥方買賣時適意，上門的人都是送幾個

錢來給我的。當下老榮問如海可肯幫忙？如海一口答應說：「你華先生的事，兄弟無不盡力。至於姓倪的方面，你雖和他是初交，

然而有我兄弟居間，包你可以一般出力。況姓倪的也很要朋友，你若和他親近親近，他倒沒甚新舊之分，彼此一視同仁的。」說時

對老榮微微笑了一笑。老榮會意說：「我決不敢無端煩勞二位，事了之後，重重總謝。」

　　如海道：「謝意二字，華先生你休提起。我們朋友幫忙，決不在乎這一點上。俊人適才也和我在一起，一同出門的，不過他巢

穴太多了，一時無處尋找。好在這裡有電話在此，不如搖過去問一問。」原來如海自做保險公司總理之後，家中已裝著電話，一則

接洽的事情多了，免得差人奔走。二則一切費用，都出公司賬，落得慷他人之慨，自己便當便當。俊人卡德路公館也有電話，搖將

過去，恰巧俊人自己聽的，如海問他可快睡嗎？俊人答道：「剛吃半夜餐，吃罷就要睡了。」如海說：「這樣，你且等一會睡，我

有點事兒同你商量。馬上到你公館中來。」俊人問是那麼回事」如海說：「話長得很，見面講罷。」

　　當時搖斷電話，兩人急急忙忙出來，坐著華老榮的馬車，徑往卡德路。俊人早已命人在門口守候，如海是往來慣的，不須通

報，帶著老榮，一直到俊人書房裡面。俊人身披狐皮一口鍾，面前放著兩隻電氣火爐，口銜雪茄煙，正在煨火。見了老榮，點點

頭，說聲請坐。又對如海說：「你什麼事，見神見鬼，話長話短，害得我至今耳朵內，還癢癢的難熬呢。」如海笑道：「別難熬

了，我便是個消息子，你耳朵發癢，我一來包你適意就是。」俊人大笑。華老榮也陪著笑了。如海坐了，把老榮的姨太太因與姊妹

們在家賭錢，被巡捕房捉了去，現在押著不放出來，托他從中設法等情，細細說了。俊人皺眉道：「你們家中賭錢，又在房間之

內，巡捕房如何知道？常言無鬼不死人。我看這件事一定有人放風的。」

　　老榮道：「我想他們女人家弄著玩玩，外面又沒什麼仇家，有誰放他們的風？」俊人搖頭道：「那卻說不定。須知賭博場中最

易發生仇恨，雖然自己存心不惹別人，但贏錢的適意，輸錢的未必無怨。怨則仇生，冤家都在無形中締結。不然捕房中又沒千里眼

順風耳，你們在深房密室之中賭錢，他們焉能聞見。所以我說，這件事必有到捕房中出首的無疑。」。老榮、如海聽了，都點頭稱

是，說：「到底俊翁有見識，我們倒沒料到這著，看來一定是仇家撒的野火無疑。但不知是那一個罷了。」

　　做書的此時，不能不向閱者告一個罪。捕房捉賭的起點，書中尚未敘明，並不是作者放刁，實因這件事有關他人名譽，故想曲



為隱瞞，稍存忠厚。現在既被俊人說穿，在下也只可從實供出。原來華公館這件禍事，確是有人寫信到巡捕房報告的。此人非別，

便是■蘭的姑爺。■蘭因輸了幾個錢，心中懊惱，在家忽喜忽悲，如失魂魄。她姑爺見而生疑，盤問她又不肯實說。後來忽然自己告
訴出來，她姑爺聽了大怒，說：「你一定上了女翻戲的當了，我決不放她們適適意意用我家的錢，非給她們見見顏色不可。」問她

賭的地方在哪裡？■蘭被他一嚇，把魂靈兒嚇了轉來，死也不肯說。她姑爺正在納悶，恰巧霞仙著人來請■蘭，她姑爺細問來人，方
知就在開絲廠華老榮的公館中。■蘭見機關洩漏，再三求她姑爺不可冒昧，惹出禍來，關係非校她姑爺那裡肯依，當時捏造了假
名，寫一信報捕房，某處聚賭，教他們前去拿捉。■蘭見阻擋無效，改口說：「霞仙是我要好姊妹，可否通個信給她，令她今夜不
必前去，免投羅網。」她姑爺也不許，說：「事關秘密，若給李家知道了，豈不破壞大局。況她曾帶你入局，算得是個罪魁禍首，

我更不能饒她。」

　　■蘭和他鬧，他也不聽，夫妻反目，到底沒給霞仙知道，所以霞仙也未能漏網。這便是巡捕房捉賭的緣起。除做書的之外，只
有■蘭夫婦二人明白，連捕房中也沒確知寫信得是誰？華老榮等一班人，焉能知道。閒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且說當時俊人見老榮等
稱贊他，頗為得意，更放出老公事的面目道：「捕房中對於賭案，取締雖嚴，然而除了翻戲犯欺詐之罪，須照律重辦外，其餘大抵

罰款可了，婦女更無押辦之必要。若在旅館或總會中，破獲蹤跡無定的人，或則一時不便釋放。至於你們體面之家，有根有底，一

夜工夫也未必就會搬著逃了，捕房中又何致將你如夫人收押。照平常規矩，至多只消存百十塊錢，就可保出來的。我恐其中有點兒

誤會罷。」

　　老榮道：「決不誤會，我親眼目睹。許多人一個個放了出來，只有內人被押不放，所以才招呼錢兄來此，懇求倪翁設法。」俊

人聽說皺眉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或者你如夫人口供不小心，說出了什麼招惹過失的話兒，捕房中不肯放她，這倒說不定。」老榮道：

「對了，她素來脾氣有點兒毛躁，愛管閒事，又好纏夾不清，一句話講動了頭，就不容易劈斷，所以外間有人題她的綽號，叫叫叫

叫。」說到這裡，猛想起俊人等和自己是客氣的，怎好告訴他們這些話，頓時住口。如海為人最好說笑話，聽老榮講的話，大有笑

意，怎肯放他在要緊關頭上中斷，便是俊人也很要聽聽這個諢號，彼此異口同聲，問老榮，他們題你如夫人什麼綽號？老榮此時勢

在兩難，不覺面紅過耳。說了，深恐被他們見笑。不說，又正在求教他們，惹他們動了氣，便難為力。深悔自己口快誤事，不勝後

悔。又見如海、俊人二人，四隻眼睛釘著自己的嘴，等他回話，料想不說不興，只得低聲說出牛皮糖三字。俊人、如海二人聽了，

都笑不可仰。老榮益覺害臊。俊人道：「可恨外間這班取綽號的人，實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，奇異各式的諢號都題得出，將來新刑

律上還得加上一條取人諢號的罪名，那才可以使這班人有點懼怕，以後不敢空口白嚼了。但你如夫人如果有觸犯捕房之處，以致收

押，他們必有特別理由，辦起來倒有些辣手。因現在時候夜深，捕房中上級官員恐已不在，值班的大抵中級人物，他們並無全權，

這種事最好和他頭兒腦兒商量，如果理由充足，不難從輕放落，這時候就教我親自到捕房中去，也兩眼漆黑。兼之外國人不受運動

的，冒冒失失說上去，反受沒趣。所以捕房方面勢難為力，只好明兒上公堂，我替你請一個有手面的律師，設法駁輕罪名，因一般

是賭博，罪名上可大有出入，容人賭博，和聚賭抽頭，一輕一重，已天差地遠。況律師更有律師的方法，能得罰幾文錢了事，豈不

甚好。」

　　老榮的意思，巴不得俊人馬上陪他到巡捕房去，將姨太太領出來。此時聽他一口回絕，未免大失所望，兩眼望著如海，想他幫

襯一句。如海素知俊人雖有手勢，但不到時候，是不肯輕易放出來的，曉得強逼沒用。老榮望著他，他也望著老榮說：「俊人兄的

說話不錯，現在時候太夜深了，有話也只可明天商量，華先生盡請放心，有俊人兄幫忙，明兒上公堂，你姨太太決不致吃虧的。」

說罷，對老榮擠擠眼。老榮知道他必有意思，忙向俊人告辭道：「今兒多多有擾，這件事還望俊人兄極力幫忙，感激不盡，我們明

兒再見了。」俊人道聲恕送，如海、老榮二人出來，走到門口，老榮對如海頓足道：「適才你為甚不幫我一句忙。他回我無能為

力，你倒喚我出來，難道教小妾在捕房中過夜不成？」

　　如海笑道：「華先生休火冒，這件事你也不能怪我。我喚你出來，原是好意。因裡面已答應你明天設法，你若逼緊他連夜去

乾，設或惹他動了氣，一口回絕了你，你待怎樣？老實告訴你，官場中雖重交情，然而也必須有了交，方能有情，這交之一字，便

是交易之交。你我固然是要好朋友，所惜那件事周折很多，就是俊人方面也屬於間接問題，你又不曾同他談過可出多少尺寸，教他

怎好輕口答應你。我恐他適才所說請律師的話，也難以作準，因你並沒答應他花多少律費，他自做主意代你請了，日後開出賬來，

你不承認，他卻不能少律師一個錢。所以普天之下，不論大小事情，最好先小人後君子，將來方不致多費喉舌。講到我同俊人為著

華先生的事，論交情著實有餘，不論花多花少，我二人決意一介不取，以盡朋友之道何如？」

　　老榮聽罷，忙道：「錢翁說出笑話來了。不過也是我粗心的不好，講到花費的話，自然歸我承當，豈有勞了別人，還要教人賠

累之理。錢翁儘管放心，我明天一準先送一千塊錢到你公館中，煩你轉交倪翁，用了不夠，日後再算。至於二位，待事了之後，我

也一定有點兒敬意奉酬，決不食言。但我還要奉懇錢翁進去，可能夠今夜就到捕房中，將小妾保出，免她受這一夜之苦，更為感恩

不荊」如海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敢答應你。因俊人也是有身份的人，豈有半夜三更自己往捕中房說情，弄得好還好，弄得不好，

豈不大失面子，所以我看還是等到明天早晨，再想主意為妙。現在你請先回，我還要進去，告訴他你適才答應我的那片話，好教他

明天積極進行，包管你姨太太不致吃苦就是。」

　　老榮諄托再三，方坐馬車回去。如海重進倪宅，接洽如何，我且不表。單說老榮回到家中，一問他姨太太早已回來。老榮大

奇，三腳兩步奔到房內，見了姨太太，如獲至寶說：「你你你怎麼回來了，險些兒把我急殺！」不意他姨太太聽了，睬也不睬，厲

聲問旁邊一個娘姨道：「姓林的哪裡去了，你快替我找她回來。」娘姨戰戰兢兢答道：「她方才和你一同給巡捕房捉去的，至今不

曾回來，我們都不知道她往那裡去的。」姨太太怒道：「放屁，她捕房中早出來了，你們非得替我找著她不可。」娘姨不敢不答

應，哦了一聲，走出房去。老榮又問姨太太為何如此發怒，捕房中怎肯放你出來的？姨太太陡把粉臉一沉說：「你們打算我不得出

來了麼？都是好良心，家中鬧出這般大事，你倒故意躲開了，教人找你不著。這還不算，索性連馬車也給我坐了出去，令我從巡捕

房坐黃包車回來，一路上給萬人觀看，好有良心。」老榮叫屈道：「這個你忒殺冤枉我了。我因恐你在巡捕房中吃苦，所以坐馬車

去托了許多朋友，鑽了許多腳路，設法替你運動，直到這時候方能回來。你一點兒不見我的情倒也罷了，為何還要反咬我一口？」

　　姨太太因在捕房中著人回家取洋錢作保，恰值老榮不在家，多耽擱了半點餘鍾，方由別處弄了二百塊錢，將她保出來。出門又

沒坐著馬車，僱黃包車回家，雖然時候夜深，沒被多少人看見，但姨太太終覺這股氣沒個出處。可巧回到家中，要尋一個姓林的，

又不知去向，未免氣上加氣。此時連一接二，將無限的悶氣，盡數出在老榮一個人身上，也不管他出去究為的好意歹意，口口聲聲

罵他黑良心壞肚腸。算老榮晦氣，討功不著，還受了滿頭沒趣，只得無粗打采，到他另外一位姨太太房中睡去了。這邊姨太太又把

娘姨喚進來，問她姓林的找著了沒有？娘姨原本是隨口答應的，怎禁得又來盤詰，不覺無言可對。姨太太大怒，將那娘姨臭罵一

頓，立逼她出去尋找姓林的。

　　你道這姓林的是誰？原來和華姨太太非親非戚，乃是一個尋常女朋友，然而交情卻異乎尋常。姨太太知她家境很為艱難，還有

一個老母乏人供養，因將她留養在家，其母贍養之費，亦由姨太太出錢供給。姓林有受姨太太知遇之恩，無以為報，情甘守獨身主

義，一輩子不嫁丈夫，鞠躬盡瘁，以事華姨太太一人。自己改著男裝，表明不同尋常女子。姨太太見她如此誠心，倒也不勝知己之

感，就此降格相從，寢食與共，反把丈夫華老榮拋在房外。因床上平添了一個女子，老榮睡上去，未免不便。姨太太卻很體貼老

榮，許他別娶姨太太，以免孤獨。不過外間姨太太一班女朋友，見姓林的裝束奇異，不雌不雄，便替她起了一個諢號，叫做阿木

林。可巧姨太太也有牛皮糖的諢號，因此一條牛皮糖，黏著個阿木林，人人都說她們是一黨。此黨不知是鄉黨之黨，還是狐群狗黨

之黨，皆因字面太奧妙了，吾人竟不敢妄下判斷。

　　姨太太也知有人說他們結黨，索性放出同黨面目，不許阿木林附入別黨。倘然明知故犯，與別的女人來往，若被姨太太得知，



必有一場酸溜溜的大鬧。此時姨太太手段很辣，打咬擰三者都全，往往弄得阿木林身無完膚，故此阿木林見著牛皮糖，著實有點兒

懼怕，彷彿怕老婆男子一般。不論當面背後，罰咒也不敢和別的女人們兜搭。這天她本和姨太太等一同受捕，既入捕房，因她屬於

賭客方面，存了錢先放出來。她見姨太太的馬車有老榮坐著，自己不敢坐上去。正徘徊間，可巧某公館太太的汽車只一個人坐，招

呼她上去坐了。阿木林意欲回華公館去，某太太說：「現在華姨太太還在捕房親著，你回去也是一個人，不如同到我家談談，天明

瞭，再回去不遲。」

　　阿木林一想，此話果然不差，一個人回去，從前和姨太太伴慣的，此時見了老榮，他因我霸佔他姨太太，大有恨我之意，沒姨

太太在旁，兩對面很為沒趣。況姨太太身在捕房，自己已失自由，決沒能為再來監察於我，我落得趁此機會，往別處玩玩，明日早

些回去，只消趕在她放出捕房之前，就可不露痕跡。想定主意，便隨某太太到家談談笑笑，玩了一宵。次日天明，仍用汽車送她回

華公館。事有湊巧。某太太的公館，地處最遠。夜間華公館娘姨媽子奉姨太太之命，到處尋訪阿木林，偏偏漏卻這一家未往。華姨

太太聽著阿木林不知去向的消息，心中又愁又急，又惱又怕，足足耽了一夜心思。那賭博案隔一天須上公堂的事，倒不在她心上。

此時見阿木林適適意意的坐了汽車回來，怎不教她無名火陡高百丈，也照昨夜罵老榮一般口氣，罵她黑良心，壞肚腸，我吃苦，你

們倒樂意。

　　阿木林那敢開口。姨太太越罵越恨，隨手抓了根通煙槍的鋼條，照准阿木林夾背心連打幾下，阿木林也不閃躲，扛著肩膊挨

打。以為讓她打幾下，也可殺殺火氣了。不意姨太太因見她身穿皮袍皮馬褂護著身體，打不著她皮膚，放下通條，逼她脫下衣服再

打。阿木林怎敢不依，自己卸下袍褂，姨太太看通條還不如自己手指著力，隨用雙手很命擰阿木林腿上肉。要知時下婦女雖然冷

天，貼身衣服都喜歡穿得單薄，以見身段玲瓏瘦校阿木林上身只穿一件法蘭絨衫，加一件絲棉馬甲，下身只一條薄薄絲棉褲，怎禁

得姨太太兩手用平生之力來擰她的肉，阿木林連呼阿喲，使雙手拚命來推姨太太的手。姨太太兩手雖然沒空，一張嘴還現成著。見

她雙手抵拒，趁勢一口，銜住她臂膊上一塊肉，用力一咬，差不多要將這塊肉咬下來了。阿木林疼痛難禁，怪叫一聲，忙把臂膊向

裡一縮。姨太太門牙已有一隻脫落，鑲著金牙，本是浮的，被法蘭絨衫絆住向外一拉，彷彿拔牙齒一般，這金牙頓時脫筍而出，鮮

血滿口直淌，染得阿木林半條袖子殷紅。

　　姨太太自己還不知道咬落牙齒，只當阿木林肩膊上肉被咬下來了心中一驚，兩隻手不知不覺的放鬆下來，阿木林見自己袖上有

血，也以為咬去臂肉，猛覺痛不可當，心中愈想愈苦，就此嚎啕大哭起來。剛巧這時候華老榮起身，想起昨夜答應錢如海一千塊

錢，此時務必送去，但不知姨太太在巡捕房中可有什麼說話，須得問清楚了，方好請俊人從中設法洗刷。不意一到房中，見她們鬧

得天翻地覆，不成模樣。一班娘姨下人，都在那裡勸姨太太息怒，勸阿木林住哭，將她二人推到床上。床上因昨夜姨太太候阿木林

消息之故，教人挑了兩塊錢鴉片煙，吸著解悶，還有四五個煙泡剩著，煙盤傢伙也沒搬開。兩人對面橫下，一個怒氣未消，一個啼

哭不止。

　　老榮見此情形，哪裡還敢問什麼話。站了半天，始終沒開一開口，重複回了出來。想想如海那裡洋錢是一定要送去的，隔一天

上公堂，諒來也不致改期。巡捕房中有什麼話，想必都在供單上，就使問了，也不能挽回。此時我們也不必占甚面子，但求能將存

案的二百塊錢充了公，自己不必到場，便已心滿意足。諒這點手勢，俊人一定有的。如海事情很忙，遲了恐他不在家中，難以講

話，還是趕緊送去為妙。當時他開鐵箱，取了一千元鈔票，親自送到錢如海處。如海因昨晚睡遲了，此時還沒起身。老榮在客堂中

等了好一會，方見如海出來，連稱對不住，邀他到書房中坐了。老榮打開手巾包，將一千元鈔票遞給如海。如海接了，也不點數，

隨手放在一旁，說：「昨夜我同俊人談得很滿意，你們那件事，一定無礙，你請放心，貴姨太太也馬上可以出來了。」

　　老榮道：「小妾昨兒已出來咧。」如海道：「是呢，我彷彿聽俊人說，連夜就可以出來的。」老榮道：「不是的，她並不曾被

押，皆因身邊錢沒帶足，不夠存案作保，暫留片刻，後來送了保洋去，當時就出來了。」如海聽他這般說，知道攬功不著，便又改

口道：「俊人也是這般說的。他說女人賭博，比不得強盜打劫，大約罰款可了，未必致於押辦。說你華先生膽小怕事，神經過敏，

說不定比你先回家呢。你想這句話對不對？」老榮笑道：「果然被他猜著了。」如海大笑，笑罷又說：「這樣你也可以放心咧。」

老榮道：「不過還有一樁，最好這件事就此勾消，我們存在捕房中的錢也不要了，明天小妾也不必再到公堂，你想這件事能辦

麼？」

　　如海道：「我是不懂公事的，照我想來，人不到堂，大不了保銀充公，不過據俊人說，別人可以不到堂，你們卻不能不到堂，

因事情出在你家，你們便是禍首。況且公事上有你的地址，除非搬場，不然決跑不了，所以一定要到堂的。橫豎租界文明公堂，不

比得內地官衙，有一種專制威勢，令人害怕，去去何妨。判決之後，也可了卻一樁心事。況你既預備洋錢晦氣，落得爽爽快快到堂

受罰，說不定還不消二百元呢。」

　　老榮點頭稱是。如海又道：「俊人那裡，你也不必同去了，這筆款子我轉交給他就是。說句笑話，官場中人，要錢又要面子，

除非十二分知己的朋友，其餘交情平常的，他要了他們的錢，當面還搭出不要錢的架子，甚至連手都不肯伸一伸，一定要轉一轉中

間人的手，才肯下腰。就使錢用得差不多了，他還不肯認我受過什麼人的錢。局外人多當居間的賺了後手，其實官場中積習如此，

不過用了錢，面子上雖然沒話，實際上自然大有效力。但他一生清白，不願意擔受種種嫌疑，所以間接之中，還須再加一個間接。

如其有你在場，恐不免被他打回票。昨夜的情形，想必你還記得。故此一定要我一個人送去，講到我和你華先生的事，常言為朋友

死而無怨，這罪名也只可讓我擔了一擔了。」

　　老榮聽罷，十分感激，千恩萬謝，重重的托他從中盡力。如海滿口答應。老榮告辭回去。如海只送到房門口，不送他到大門外

面。因書房桌上放著一千塊錢鈔票，恐被別個手腳毛的人拿了去，因此不敢遠離。老榮既走，如海眉花眼笑，將一千鈔票，逐一點

過不錯，開了鐵箱，正要放進去，忽見他大女兒秀珍眼淚汪汪的走了進來，叫聲：「爹爹，女兒活不了咧。」如海大驚，說：「你

昨兒一夜未回，宿在哪裡？為什麼大清早起，說活不了呢？」

　　秀珍道：「我昨夜不回來，乃是在同學姊妹處叉麻雀。今兒早起回來，坐的黃包車，大概為著夜間失睡之故，眼睛迷糊，不知

如何，將娘給我的一隻金剛鑽戒指上的鑽失落了，四面尋找不著，教我如何是好。爹爹，你可能給我找一個包打聽尋尋麼？若尋不

著，娘一定要我命的。」說時眼圈紅了，很像要哭出來一般。如海連連搖頭道：「你這孩子也忒殺糊塗了，沒聽得會在黃包車上，

會失去金剛鑽戒指的，這戒指從前我化八百元買的，現在大約要值一千多了。叉麻雀有甚趣味，一夜工夫能贏多少？何犯著丟一隻

金剛鑽戒指。」秀珍道：「只落了一顆鑽，底板還在這裡。」說時，將沒鑽的戒指底板給如海觀看。如海笑了一聲道：「癡孩子，

底板能值多少，金剛鑽戒指值錢，就值在鑽上。這件事若給你娘知道了，不知要跳到怎樣呢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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